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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爱娅七 彩时光

如 歌岁月 □李良旭

1944年，全国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

结一致，众志成城，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打败日本侵

略者的伟大战歌。当时，父亲在新四军第七师骑兵排

任排长，他骁勇善战，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

有天，父亲所在部队奉命进入到预定地点埋伏，准

备袭击一小队去村里抢粮食的日伪军。战斗打响后，

新四军英勇顽强，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突然，父亲的大

腿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受了重伤。战后，父亲被护

送到当地一户村民家养伤。

这家是“堡垒户”，家里的几个孩子都参加了新四

军和游击队。特别是这户人家的小女儿，虽然只有十

八九岁，却成为一名女游击队队长。

因负伤，父亲有机会结识这位女游击队长。别看

她年纪不大，做事却非常泼辣、果断，每天一大堆的事

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带领乡亲们抢收粮食、站岗放哨，

回到家，还为伤员换药、烧饭、洗衣。

一次，她给父亲换药时说道：“李排长，你将来找什

么样的人做媳妇啊？”

父亲听了，脸红了，嗫嚅道：“找一个像你这样能打

仗的女人当媳妇。”

她羞涩地嗔道：“娶我当媳妇条件可高啊！”

父亲忙问：“什么条件？”

她一字一句地说道：“那就要多杀鬼子、多立战功，

早日将日寇赶出中国。”

父亲听了热血沸腾，拍着胸脯说道：“等我养好了

伤，回到部队，一定多杀鬼子。”

她莞尔一笑道：“那我就等着这一天！”

转眼几个月过去，在她精心护理下父亲的伤痊愈

了，父亲又回到部队。在部队，父亲出生入死，英勇杀

敌。每次打完仗，父亲都会将打死小鬼子的数量，用子

弹壳记着放在随身携带的布袋里。

日本投降后，一天，父亲骑着战马回到女孩子面

前，将手里的小布袋递给她，说道：“这是送给你的定情

物！”

1944年，父亲的定情物，竟是一小袋子弹壳。这份

沉甸甸的子弹壳，让父亲和母亲心心相印，牵手走过了

半个多世纪。

每每看到父亲与母亲当年的这份定情物，我感慨

万千，眼前仿佛又浮现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人民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峥嵘岁月。那

是一段血与火的记忆，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永远铭

刻在人民的心中，永不磨灭……

最美的定情物最美的定情物

婚后发现，他不会做饭，不会洗碗，厕所堵了不会疏

通，电灯坏了也不会换，说他笨，还不服气，翻出我比他

更笨的证据。

以前，他说要当我一辈子的管理员，会把家打理得

井井有条，好让粗心的我少些烦劳。可现在一吵架，我

的丢三落四成了他攻击的武器。曾经的甜言蜜语像针

扎在心上。疼！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大吵一架后，我回到了父母家。

一进家门，爸爸正修他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扒开

外胎，小心翼翼地把内胎抽出来。

我气呼呼地说：“老古董的车了，修啥？丢了吧，我

给你买新的”。爸爸笑道，“还是老的好，脾气秉性，我一

清二楚，一听声音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新的还要重新

磨合，用不顺手。”

爸爸把内胎放进装好水的盆里，“咕噜”地冒泡，赶

忙拿出车胎，然后用锉把有洞的地方用力地蹭平；再找

块小小的内胎剪成圆皮，用锉用力地蹭出新的结合面，

然后抹上胶水，粘在有洞的地方。

“你看，两块不同的胶皮，经过磨合，磨出新的结合

面，这样黏在一起，才更加地牢固。”爸爸说：“破了的车

胎，就像婚姻中发生矛盾的夫妻，补的过程就是相互磨

合、相濡以沫的开始。”

“什么逻辑？”我说：“车胎破了，换条新的，省时省事。”

“新的就不会坏吗？”

“坏了就继续换呗，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爸爸很认真地说：

“就算换新的车胎，在用的过程中，一样会遇到车胎破的

时候，这时候，不能怪车胎不好，要想办法学会补车胎的

技术，这才是根本。”

我气呼呼地说：“有补车胎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有

磨合的时间，还不如重新找对的人。”

“从你进家门那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小两口准是吵

架了，你的脸还没学会掩盖呢。”爸爸说：“夫妻之间性格

合与不合，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相互磨合的结果，磨合正

是相濡以沫的开始。”

这时，满手面粉的妈妈从厨房走了过来，对爸爸努努

嘴说：“痒。”爸爸两手对搓后，才在妈妈的后背上挠着痒。

那幸福和满足，从妈妈满脸的笑容中溢出来，跌落

进我的眼里。

望着父母幸福的模样，我双眼湿湿的，走到阳台，

看窗外正开着如火如荼的木槿花。原来让我羡慕和感

动的白头到老的幸福，却是他们在婚姻里千万次磨合

的结果。

离开父母家，我决定和他好好“磨合。”相信在千万

次的磨合中，一定会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历久弥新的

幸福……

““磨合磨合””婚姻婚姻

台湾一档综艺节目，曾组织一次网络评选，评选哪

位艺人最不受观众欢迎。一女艺人不幸“夺冠”，现场一

公布，她崩溃大哭，场面尴尬异常。

一年长的男艺人突然说：“嫌货才是买货人。你看

上街买菜的阿姨在菜摊前挑挑拣拣，‘老板你这菜不新

鲜耶，你看有虫子咬过的痕迹，这菜怎么还带着泥。你

给我称两斤’。如果对这菜不感兴趣，她们才不会停下

来跟老板挑剔呢。同样，网友如果不关注你，他们才懒

得投你一票。”说的那位女艺人破涕为笑。

台湾有句俚语：“嫌货才是买货人。”意思是说，嫌产

品不好的客户是真正的内行，也是对产品有购买意愿的

人。如果对产品一点挑剔都没有，这个客户很可能没有

购买的欲望。

“嫌货人”是爱批评和提意见的人。其实，这不正是

有问题意识、对人和事有责任心的表现吗？经常提意见

和建议的人，真是把单位当成家去爱护、把同事当成家

人去真诚相待。能无顾忌地批评一个人、一件事，既是

对被批评对象的高度信任和寄予期待，也犹显“嫌货人”

坦荡胸怀和真诚待人的可贵品质。他们如同亲人一样，

都是自己人生中的“买货人”，为你的点滴进步而欣喜，

为你的小错小失而忧心，时刻关心呵护着你。嫌货是一

种责任，是一种关心，是一种情谊。

有这样几种“嫌货人”，值得我们敬重。“爱之深、

责之切”的“嫌货人”，充满主人翁责任感，因对单位、

工作或对人有太多向上、向好的期望，才会更高标准

的苛求；“鸡蛋里挑骨头”的“嫌货人”，追求至善至美，

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凡事总

往坏处想”的“嫌货人”，他们充满忧患意识，底线思维

强，会把困难估计得很足，把矛盾考虑得很多，把隐患

预想得很深。我们有责任呵护这样的“嫌货人”，他们

往往不识时务、不够圆滑，不讨人喜欢也易得罪人。

然而，他们不会明哲保身、左右摇摆，却是忠诚事业、

立场坚定的人；不会溜须拍马、曲意奉迎，却是敢于担

当、刚正不阿的人；不会是非不分、真伪不辨，却是追

求真理、实事求是的人，为他们撑腰鼓劲，何尝不是为

我们的事业加油呢？

青 萍絮语 □王厚明

嫌货才是买货人嫌货才是买货人

那年，我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初中学校任教。要跟这

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打交道，我有些不适应，再加上几个调皮的男

生故意在课堂上捣乱，搞得没法正常上课，我苦恼极了。

一天傍晚，我骑着自行车到郊外散心，正好遇到我上高中时的

语文老师。他说他退休了，每天晚饭后都会出来散步。看我愁眉

不展的，问我是不是遇上麻烦了。我老老实实地诉说了我的烦恼。

老师笑着说：“你正处于‘断奶期’，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

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老师边走边说：“从前，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里自然条件

不好，到处是荒山，能种的地非常少。老百姓的脾气也不好，动

不动就吵嘴打架。新上任的县令到村里暗访了几次，果然像传

说的那样，老百姓三天两头吵架，且一吵架就动手，一动手就见

血。县令于是下了一个命令，凡是动手打人者，一律罚他（她）到

山上种树，打一次架，种一棵树，且必须种活，死一棵罚种两棵。

刚开始，大批的百姓被罚上山种树，而且有的人几乎天天种树。

一段时间后，这个村的治安越来越好。原先这里自然条件不好，

耕地很少，老百姓整天无所事事、搬弄是非，吵嘴打架不断发

生。可现在老打架就会被罚种很多树，搞不好倾家荡产，而种上

树后，又怕树苗死掉，所以天天上山浇水。山上种的树多了，动

物就来安家，有的村民开始上山采药、打猎，然后卖钱；有的村民

实在没事干，就开荒种地。渐渐地，百姓富裕了。聪明县令的办

法不仅改变了村里的环境，也改变了老百姓的命运。”

说到这里，老师看了我一眼，停下脚步，接着说：“你现在遇

到烦心事，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如像这些老百姓一样，

种树！当然不是让你真的去种树，而是在心里种树，树在心中种

得多了，达到一定的境界，你的处境自然就变了。你教的是语

文，可以每天写写教学心得，背背唐诗宋词，它们就是你在心里

种下的一棵棵树。”

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是啊！“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

成渊，蛟龙生焉。”我何必为暂时的不顺利而烦恼呢？为什么不

能在心中种下一棵棵的树呢？

从此，我每天如饥似渴地背诵古诗词，持之以恒地记录自己

的教学心得。慢慢地，我在课堂上可以挥洒自如了，孩子们非常

喜欢听我的课了，我的文章也频见于报刊。同事们问我是如何

做到的，我说：“在心中种树，且一直坚持下去！”

种好心中的树种好心中的树

汪教授是我小学同桌。同是从泥土地走进城里的人，我们的

人生轨迹却不相同。他成了大学教授，而我大半生围着锅台转。

汪教授是研究物理的，无论说什么事情，都把物理的理论掺

杂进去，我不能理解。我说锅台上的事情，他不感兴趣。但谈到

种庄稼，我们非常地热爱。

住在城里说种庄稼似乎不现实。然而，汪教授还真地拿起

了锄头，在城郊租了五分地。我说他会玩情调，想想他在海南买

房避寒，南来北往“候鸟式”养老，日子过得多惬意。

汪教授开车带我们去参观他的“五分地”，我们大跌眼镜。

“哈哈哈！这叫什么菜园子！毛乎乎一片，坑坑洼洼一滩。”

我们要帮汪教授除去地里的草，可被他拦住了。

“我特地养的草，为给地里增肥和豆子保暖。”还有这样种庄

稼的人，我诧异地说：“这地如在我手上，不睡觉也要把草除得干

干净净。”

“你不懂，有些东西是共生的。它们虽互抢养料，但也相互保护。”

汪教授指着两畦蚕豆说：“这是去海南前种下的，地里的草被我

除掉了，怎么样？大都被冻坏只剩下了几棵。那块地没被除草，

瞧！长得多好。冬天里太冷，正是草保护了蚕豆。”

在事实面前，我们无语了。

“我为啥不把菜地上的土刨平，也是为了菜们更好地成长。”

汪教授继续阐述他的理论。“大凡生物都喜欢温暖，庄稼也是，暖

土对它们的成长很重要。”

我小时就会种庄稼，却从来没听过“暖土”两个字，觉得很稀奇。

“如果把地弄得平整光滑，是好看，阳光却晒不进土丛深处。

像我这样让土疙瘩有高有底，菜的根部可晒到太阳，高处的土也晒

暖和了。必要时，再把高处的土围到菜的根部，菜自然长得好。”

汪教授的一席话，对我们无地可种的人来说，没啥意义。他

的那番理论是否有利于庄稼生长，我半信半疑。但那“共生，暖

土”的字眼儿，却莫名地在我心里跳动——我们人类，不也是如

那些庄稼一样，需要“共生和暖土”的么？

““共生和暖土共生和暖土””

人们都知道“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人们都

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望

志路 106号的石库门与浙江

嘉兴南湖的画舫里相继召开

的“一大”会议上诞生的；然

而，人们不全都知道，那位

应对突变、急中生智，使临

时中断的“一大”会议从上

海巧妙转移到嘉兴继续召

开的神秘人物是谁。当在

浙江桐乡乌镇游览时得知

“这个神秘人物就是乌镇女

杰王会悟”时，我惊喜地奔向

王会悟纪念馆。

在乌镇西栅的观后街

上，我很容易地找到古色古

香、鲜艳亮丽的殿堂式古建

筑，那原是王会悟家的故

居，现布置成纪念馆。当门

而立的巨幅《南湖风光》屏

风前的《南湖红船与王会

悟》的组雕：但见荷花摇曳

的南湖上，泊着那艘美丽

的红船；与红船紧紧相依、

永远同在的，是一位剪着

刘海短发、穿着大襟衣裳、

配着黑色短裙、乳白短袜以

及黑色布鞋的江南少女，她

便是被誉作“‘一大’卫士”

“党的第一位党务工作者”的

王会悟。

“论起辈分，王会悟还是

乌镇籍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

表姑呢。”当年王会悟离开乌

镇、进入上海，是茅盾先生安

排的。王会悟的丈夫李达就

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王会悟在《我为党

的“一大”安排会址》的革命回忆录中说：“党

的‘一大’将要召开时，我的爱人李达把为大

会安排会址和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

了我。”王会悟成为大会的会务工作者，会议

期间，从“博文女校”到“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

30号李书城家中”再到“嘉兴南湖画舫上”等

多变会址的择选，都是她一手完成的。

王会悟在回忆录中说：“出席党的‘一大

’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

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那天，李达要我把马

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在楼

下照看门户。突然，一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

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是谁？李家的厨

师答话说，侄少爷的同学。我觉得蹊跷，上

楼告诉杨明斋。马林警惕性高，问讯后拿东

西走了。张国焘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搅散

了。不久，法国巡捕来了。李汉俊用法语

说：‘上午，我几个朋友讨论19世纪文艺复兴

运动，争论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

现什么，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

子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不能开会了，到哪儿继续开会？

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家乡的嘉兴南湖，

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包一个画舫，

在湖中开会。大家都同意了。我便先行出

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

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

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

等画舫，要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

让他们带副麻将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游船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关于那副麻将牌的情节非常有趣：说是

“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特意将一副麻将

牌交给他们，并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

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

在船头上放哨，见有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

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纸扇柄敲敲船板，代表

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响，还“七

筒”“八万”地喊着，让人真以为他们在打牌。

“一大”之后的王会悟一直从事着革命

工作，参与创办我国第一个妇女进步刊物

《妇女声》，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

丁玲就是她的学生。解放初期，在政务院

（后为国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

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 10月 28日在北

京逝世，享年95岁。

﹃﹃
一
大
一
大
﹄﹄
卫
士
卫
士——

——

王
会
悟

王
会
悟

红 色印记 □江志伟

画
中
行

画
中
行

罗
树
妹

罗
树
妹

摄摄


